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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勤局希望把我送往空军一
号，越快越好。我坐车行驶在佛罗
里达 41 号公路时，通过车中加密电
话与赖斯通话。她告诉我实际上还有
第三架飞机，这架是预谋撞向五角大
楼的。我坐在座位上，仔细思忖着她
的话。之后，我的思绪逐渐变得清晰：
如果只是一架飞机的话，这可能是一
次事故，两架的话就绝对是一次袭
击，要是三架的话无异于向我们宣
战。

我全身的血液沸腾了。我们一定
要查出幕后黑手，决不能放过他们。

在机场，大家已经表现出了战时
的状态。特工们佩戴着突击步枪，在
空军一号周围巡视。两名空乘站在
悬梯的顶端，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恐
惧与悲伤的神情。我知道此时此刻
数百万的美国民众也有着同样的心
情。我走上悬梯，拥抱了空乘人
员，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进入了总统舱，要求单独待
一会儿。之后，我想
到遇难飞机上的乘客
面临的恐惧，以及丧
失亲人的家属心中的
悲 痛 。 我 向 上 帝 祈
祷，希望上天能够缓
解人们的伤痛，指引
美国渡过这一难关。
我还想起了最喜爱的
一首圣歌中的歌词：

“在此危难时刻，赐予
我 智 慧 ， 赐 予 我 勇
气。”

我的心情可能和
大 多 美 国 人 是 一 样
的，但我的责任是不同的。之后会
有时间哀悼，会有机会将袭击者绳之
以法，但首先我要应对这一危机。自
珍珠港事件后，这是我们遭遇的最为
惨痛的一次突然袭击。这也是自
1812 年第二次独立战争后，第一次
遭遇敌人袭击我们的首都。在那样
一个上午，我总统任期的目标变得
清晰起来：在国家自由受到威胁的
时候，保护人民，维护自由。

要想成功应对危机，第一步就
是安定民心。而这也是我在佛罗里
达州就试图去做的事情。

空军一号迅速飞至 45000 米的
高空，这一高度要远远高于正常的
飞行高度。在高空中，我打电话给
迪克·切尼，他已经被带至位于地下
的总统紧急行动中心（PEOC），因
为特勤局觉得可能还有一架飞机会
撞向白宫。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我
将在空中决策，并依靠他在地面执
行。

很快，我就做出了两大决策。
军队派出了空中战斗巡逻机组到华
盛顿和纽约巡视，这是由一组战斗
机组成的机组，被指派拦截无响应

飞机。30 多年前，我在得克萨斯州
空中国民警卫队时曾驾驶过 F-102，
并受训做空对空拦截。那时候，我
们认定的目标是苏联轰炸机。而现
在，目标则成了满载着无辜乘客的
民航飞机。

我们需要明确拦截方式。我告
诉切尼，我们的飞行员要首先联系
可疑飞机，并试图让他们安全着
陆。如果可疑飞机拒绝安全着陆，
则飞行员有权将其击落，因为被劫
持的飞机就是战争武器。尽管击落
飞机代价惨重，但能够拯救地面上
无数的生命。我，作为战时总司
令，就这样做出了第一个决策。

几分钟后，切尼拨通了我的电
话，赖斯、乔希·博尔滕和其他国家
安全团队高级成员与他一起，均到
达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他们得到
消息，称一架无响应飞机正在驶向
华盛顿。切尼与我确认是否下达可
击落无响应飞机的命令。答案是肯

定的。之后我得知，
是乔希·博尔滕催促
切尼与我确认，以保
证命令传达得准确无
误。这让我想起了我
做 飞 行 员 的 日 子 。

“我无法想象接到这
样的命令会是什么样
子。”我和安迪·卡德
说道。当然，我希望
没有人要去执行这一
命令。

第二个决策是
空军一号在何处着陆
的问题。我的强烈感

觉是应当返回华盛顿，以在白宫带
领美国应对这一危机。在首都受到
攻击之时，美国人民看到总统身在
首都，也会感到更加安心。

在我们离开萨拉索塔市不久，
安迪和埃迪·马林塞尔就开始对这个
想法泼冷水。埃迪是一个瘦瘦高高
的特勤人员，身体很结实，负责

“9·11”的工作。他们说华盛顿现在
情况非常不稳定，遭受袭击的可能
性极高。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发
现总共有6架飞机被劫持，这也就意
味着还有 3 架被劫飞机仍在空中飞
行。我告诉他们，我是不会被恐怖
分子吓退的，“我是美国总统，”我
坚定地说，“我们要返回华盛顿。”

他们仍然坚持他们的观点，但恐
怖分子逼我逃离的景象令我生厌。尽
管我非常想返回华盛顿，我也意识到
我有责任保证政府能够顺利地延续
下去。如果敌人成功杀掉总统的话，
对于他们将是标志性的胜利。军队和
特勤人员建议我们转向位于路易斯
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
基地，并在那里为飞机加
油。我勉强同意了。 9

跋陀和道房怆然相对，差一点动
摇了离去的决心。跋陀痴痴地了呆
了半晌，又振作精神说：“聆听皇上这
一番披肝沥胆的教谕，山河也会为之
动容的呀！可老僧生性木讷，心喜幽
静，深恐京都之内多生浑浊之气，惧
听关山之间传来兵戈之声。容我托
身山林，解脱尘世烦扰，定当晨钟暮
鼓，祈祷佛祖甘霖。让老僧在深山密
林中，为圣上祈福吧!”说罢，含泪拱手
而拜，“陛下，老僧上路了！”

鹦鹉也懂事似的收拢了花冠，凄
然说：“老僧上路了！”

孝文帝见跋陀已无回头之意，向
鹦鹉说：“送大禅师一路顺风!”

鹦鹉竟哽咽无语，伸了伸脖子才
说出话来：“大禅师一路顺风!”

跋陀停了脚步，心有所动地望着
鹦鹉：“葵花，多谢你啦！你总是在笼
子里发出甜甜的声音讨人喜欢，可你
是否想起过生你养你的山林，是否也
曾感觉到笼中岁月的凄苦啊？”

鹦鹉说起了刚学会的新词儿：
“不假，我是个小傻瓜！”

孝 文 帝 怦 然 心
动，毅然打开鸟笼说：

“小可怜儿的，你也回
归山林去吧！”

跋 陀 感 动 地 躬
身而拜，“谢皇上!”

鹦 鹉 扑 扇 着 翅
膀说：“谢皇上!”

孝文帝说：“错，
谢大禅师!”

鹦鹉说：“不假，
谢大禅师!”

笼门洞开，鹦鹉
却踟蹰不前。跋陀鼓
励说：“飞呀，葵花，你得到了皇上的
恩准，快快飞呀！”鹦鹉遂振翅飞去，
融入白云。

受委屈的小斑鸠
跋陀不会想到，一场意外的凶

险，正在深山密林中等待着他的到
来。

跋陀和道房刚刚离开胡桃宫，小
六子随即带领数名宫中侍卫，将装在
羊皮筒中的“绢本”画卷送到“醉花
居”四姐妹手中，不许嬷嬷和小厮染
指。嬷嬷和小厮都不敢近前观看是
什么宝物，却听见小六子对四姐妹
说，跋陀带着道房进嵩山寻找一个名
叫“青竹寺”的寺院去了。

嬷嬷心中暗喜，认定讹诈跋陀的
案子就此了结，立即命小厮将跋陀进
山的消息报告翟昌。翟昌刚刚被撤
销了洛阳僧官沙门曹维那的职务，并
被逐出了佛门。他一听说跋陀进嵩
山寻找青竹寺的消息，就如同头顶落
下了晴天霹雳。

原来嵩岳山区的寺院统属洛阳
沙门曹管辖，所辖寺院中果然有一个
青竹寺，而此寺早已成了翟昌与青竹
寺主葛禄欺财霸产，吃、喝、淫乐的窝
子。十多年前，青竹寺由于住持僧圆

寂、后继无人而衰败。当地财主葛禄
买通了主管嵩山寺院的僧官翟昌，假
意做出了“舍宅为寺”的惊人之举，向
青竹寺“施舍”了自己的地产、房产，
乃至于把自己也舍到寺中做了和
尚。翟昌即据此推举葛禄为青竹寺
寺主，颁发了名为“度牒”的官方证
明。从此，葛禄的私产变成了名义上
的寺产而被免除了一切赋税，青竹寺
原有寺产却全部落入寺主葛禄的手
中。葛禄的管账先生和看坡护院的
家丁也都有了与僧人相对应的名称
而被免除了全部徭役。

翟昌还利用他在洛阳沙门曹的
职权，将一批被贬为官奴的罪犯及其
家人发配到青竹寺，成了专供葛禄役
使、专事耕种寺田和日常杂役而没有
户籍、可以不缴“人头税”的寺奴；还
有多名年轻貌美的女性官奴也混迹
其中，并招来洛阳旧都的烟花名妓，
深藏在青竹寺后院暗设的“上客房”
中，以回谢重金布施或接待高门居士
的名义，为州郡官员与巨商大儒提供

“赏美景、吃美食、饮美酒、抱美人”的
“一条龙”服务。青竹
寺不仅成了葛禄、翟
昌吃喝淫乐的窝子，
并且给他们带来了丰
厚的收入。

老跋陀的到来，
必将使这一切罪孽暴
露无遗，给翟昌和葛
禄带来杀身之祸。翟
昌立即绷紧了每一根
神经，决意与葛禄合
谋，在跋陀进山路上
暗害跋陀师徒，进而
夺取跋陀的袈裟、禅

杖。他随即找了一匹快马，抄近路向
青竹寺飞奔而去。

跋陀和道房离开胡桃宫当天就
渡过了洛河，在伊河两岸绕了几道弯
子，游访了中原农村的几个村庄，结
识了民间的善男信女，向村民学习

“洛阳正音”和土语方言。当他们走
进嵩山林区的时候，已经是数日后的
上午。

山林中弥漫着幽静而神秘的气
氛。跋陀忽地想起了什么，说：“道
房，自从来到洛阳，怎么听不到你吹
木笛的声音了？”道房说：“洛都浊气
太重，唯恐污我木笛。”跋陀说：“眼下
已远离浊气，可吹木笛。”道房从行囊
中取木笛放在唇间，却迟迟没有出
声。跋陀问：“木笛何以无声？”道房
说：“师父，您听那密林深处，百鸟鸣
啭、溪水潺潺、树叶儿飒飒作响，都是
天籁之音，这木笛毕竟是人间俗物，
固不敢以笛声相扰！”跋陀称赞说：

“善哉道房，你经历了都城的喧闹和
奢华之后，对天然自在的东西更增加
了亲近和敬畏之心，实在难得！可你
的木笛也是天然造化的器物，
只要你远离奢华、心向天然，
也会吹出天籁之音的呀！” 4

连连 载载

中秋一眨眼就到了，每年
这个时候，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月饼了，各种包装精美的月饼
早在一个月前就摆上了柜台，
吸引着人们的眼球，里面的馅
料也是五花八门，什么风味的
都有，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爱
好随意挑选。而在我的童年，
吃月饼是一件很奢侈的事，那
时市面上的月饼很少，制作也
很简单，而且很便宜，但家里
穷，还是没钱买。

为了能让我们在中秋节
吃上月饼，母亲早早就准备了
面粉，在中秋节前一天把红豆

和花生煮烂，再与芝麻、红砂
糖拌在一起把水分炒干作为
馅料，通过母亲灵巧的手做出
了一个个简单的月饼，母亲还
会在月饼上刻画一些月亮、花
纹之类简单的图案，这样看起
来更加精美。刚出炉的月饼
金黄金黄的，热气腾腾，一股
清香味道扑鼻而来，令人垂涎
欲滴！我和弟弟会忍不住嚷
着要吃，但母亲却不给，说要
先给奶奶和外婆家送了才可
以吃。我和弟弟便争着去送
月饼。

中秋节晚上，我们在院子

里摆上一张圆桌，把水果和月
饼放在桌上，我们围坐在四
周，听母亲说着传奇故事，一
边欣赏天上圆圆的月亮，一边
品尝美味的月饼，虽然每人只
有一个月饼，但我们还是很开
心，尽情地享受节日里的快乐。
母亲的月饼陪伴着我走过了一年
又一年，团圆的气氛至今牢牢
地拴在我的记忆深处。

多少年以后，我远离了故
乡，只有春节时才会回家一
趟，团圆的日子变得越来越
少，想念母亲的时候，就给母
亲打个电话，而母亲却很少给
我打电话，说怕影响我工作。

中秋前夕，我还没想好如
何告诉母亲自己回不了家。
母亲却先在电话里对我说，如
果工作忙就别回家，既然拿了
人家的工资就好好为人家工
作吧，要过中秋了，记得给自
己买盒月饼，犒劳一下自己。
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想母
亲还是很想念我的，就像我想
念母亲一样，尤其是像中秋这
样重要的节日，我变得愈加想
念，还有母亲那亲手做的美味
月饼，我太想吃了。当我把想
法告诉母亲时，母亲说道：“那
你快回家吧，回来跟我一块
做，不然我还做不动了。”

我想我很快就可以见到
母亲。当我踏上回家的一霎，
我仿佛已见到了跟母亲一道
做月饼的情形。

那天中国达人秀节目的一个片段，深深地感动
了我。

那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扎着漂亮的领巾，
面带笑容，怀抱吉他，正在深情地演唱一首《因为爱
情》，“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
的模样。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依然随时可以为
你疯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
轻的模样……”她用自己并不优美甚至有点跑调的
音色，在向我们吟唱她与先生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相
爱的故事。当评委问起她先生，她依然含笑着说，他
已经故去了，这首歌就是要告诉她已在天国的先生，
如今她还是他希望的幸福模样。此时，掌声雷动。
至此，台下观众、台上的评委、电视机前的我都已潸
然泪下。我默默流着泪听完老人的吟唱，突然懂得，
一直含笑的老人是想让在天国的先生看到她快乐幸
福的样子，“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
幸福的模样”。

我仿佛看到了，一对年轻男女，在茫茫人海相
遇，擦出了爱的火花，继而走入幸福的婚姻殿堂，生
活虽然历尽坎坷，他们依然相牵着走过人生一个又
一个春夏秋冬，从青丝到白头，不离不弃。尽管先生
先她而去了，她仍然要笑着生活下去，一切都是幸福
的模样。因为她知道，那是先生的遗愿，她也更知
道，先生的爱情足以温暖她的余生。

如今，这样一份纯真的爱情已经很难得了。很
多时候，我们不再相信爱情，视爱情为游戏，对感情
极不负责，躲躲闪闪，藏头露尾，即使相爱的两个人
也不会坦诚相见，于是，闪婚、试婚屡见不鲜，更有甚
者，把爱情当做了功利的筹码，爱情的原本模样被弄
得面目全非。

不禁感慨，当初年轻的我和他，也是花前月下，
你侬我侬，甚至为了爱情，我们不惜远走天涯。当激
情过后，在细数山高水长的琐碎日子里，我们忘记了
当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诺言，猜忌、怀疑、吵闹，
让原本美好的生活变得满目疮痍，让爱情的初衷在
我们的争吵中改变了轨迹。今天，是这位古稀的老
人那宛若天籁的深情吟唱，唤醒了我几近麻木的灵
魂。

是的，忙碌的工作和生活让我们忘记了许多感
动的瞬间，当我们已经不再相信爱情，甚至忘记了爱
情原本的模样的时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的深
情吟唱，深深地感动了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心灵上的
震撼，同时，又给我们暗淡而又忙碌的生活抹上了一
笔亮丽的色彩。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又是一年教师节。每当
这时，刘老师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中便会变得更加
清晰。

刘老师是我小学时期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
她个头不高，腰杆笔直，短发，干净利落。刘老师很
敬业，我们平时的作业，她总是认真地批改。为了给
我们上好课，刘老师经常备课到深夜。其实对于她
来说，小学的那点知识，早已经熟烂于心，但是刘老
师每次都能讲出新的东西来。当时，同学们都特别
敬佩她，用现在时尚的话来说就是她的铁杆粉丝。
我哥哥师范毕业后曾和刘老师做过同事，他经常对
我说：“你说话的动作习惯，真是像极了刘老师！”哥
哥跟我解释说，每个学生都会在无意间模仿自己喜
欢的老师。

我还记得，那时候班级里成立了“帮扶小组”，
主要任务就是由成绩好的学生在学习上帮助后进
生。作为组长的我，一到课余时间就学着刘老师的
样子给后进生讲题，当时别提多自豪了。刘老师若
是有事请假，不能来上课了，同学们都非常失落。有
一次，她连续几天没来上课，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
事，急得抓耳挠腮。班长说，老师病了，咱们应该去
看看。既然这样，总得带点礼物吧。带什么好呢？
集思广益之后，决定由班长出一套语文题，大家都认
真答，争取都考出自己的最好成绩，让老师知道她不
在我们还能表现这么好，这样刘老师肯定会高兴
的。后来我们全班同学真的带着一沓试卷浩浩荡荡
地去了五六里地之外的刘老师家。我至今仍清楚地
记得，刘老师看到我们那一刻的潸然泪下。

因为刘老师是学校年龄最大的教师，所以校长
特批她可以坐着讲课，但是刘老师仍坚持站着讲，她
说这既是对学生的尊重，也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尊
重。由于常年站立，刘老师腰疼的毛病越来越厉害，
有时一只手撑着腰，一只手握着粉笔写字。我们都
很心疼她，有的同学一边听讲，一边噙着眼泪。为了
减轻我们的思想负担，刘老师总是笑着说：“没想到
你们小小年纪，感情还这么丰富。”

每每回忆起刘老师，我的心底总会滋生出一种
感动与温暖。是啊，老师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
他们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而对于我们
的成长而言，老师不仅是文化的传播者，带领我们在
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更是我们成长的领路人，教导我
们如何做人处事的同时，还让我们沐浴到那师爱的
浓浓醇香……

爱情的模样
赵建红

难忘恩师情
张永生

母亲的月饼
彭胜发

喜欢和朋友聊孩子成长
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欣喜、烦
闷、感伤、担忧，如今再回味，依
旧如同昨日。

有朋友向我诉苦：儿子不
愿意理发，学校如果不强迫，任
凭头发长到能扎小辫。我笑
了，感同身受。

儿子小的时候，什么时间
理发，当然是我说了算，儿子也
不懂得反对。那时候有的家长
会给男孩儿留一个好看的发
型，就是看上去有点像港台电
影中小男孩的发型。而我从来
就是给儿子理个小平头，这个
发型一直保持到小学毕业。

儿子都是在楼前的理发店
打理头发，一家小店，价格便
宜，五元钱而已。有一次我给
他五元钱让他去理发，他说：不
够，给我十元吧。我疑惑地看
着他：涨价了吗？没有，我不想
在那儿理发了，我要去步行街
的发廊。我立刻紧张地问：你
想干吗？儿子委屈地说：同学
都笑话我，说我的发型太难看。

我明白了，儿子爱美了。
注重仪表是好事，不过你要弄
成什么样的？儿子不耐烦地
说：您就别管了，我想弄成我想
要的，您同意学校还不让呢。

先由他去吧，不行再说。
一个多小时后，儿子回来了，我
一看，这是什么发型？儿子告
诉我，这是现在最流行的“毛儿
寸”。我仔细一看，用词还挺形
象的，比平头稍长一点点，就是

不平，看上去毛毛糙糙的。
说实话挺好看的，时尚了

不少。不过一到假期，儿子的
发型就变了，任头发长到遮住
了眼也不肯剪。你说他，他就
把前额的头发用手捋一下，再
白上你一眼，每次为了理发的
事，家里空气总是搞得很紧
张。中考完的日子里，儿子居
然把头发染成了红颜色！十六
岁的花季啊，远看就像一只火鸡。

那时候和朋友就此事交流
时，朋友说男孩的叛逆是从头
发开始的，随他好了，等上了高
中，自有学校规矩他。我释然，
想起自己初中的时候，不也是
把个马尾辫梳来梳去的，慑于
学校的管理，不敢搞出大动静。

其实不论男孩女孩，在学
校里每天都穿着同样校服，能

体现出个性的地方，也只有头
发了，不在头发上动动脑筋，岂
不是显得太平庸。只要他的心
没有迷失方向，表面的叛逆也
是一种成长的表现。

三年的高中生涯，紧张的
学习容不得他有片刻的喘息，头
发，也早已恢复到平头的时代。
在我刚刚觉得孩子成熟了的时
候，还没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拿
到手，儿子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速度，把头发烫弯弯了。

我第一次没有说他，什么
时候能真正长大，不再拿头发做
文章，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换一
个角度看，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
里，如果缺少了这些任意而为的

“作”，也是一种遗憾吧。

本版插图 涛 涛

我的父母都是穷出身，自
小养成了节俭、不乱花钱的习
惯。对于吃饭，他们的原则是

“能不在外面吃，就不到外面
吃；不得不在外面吃时，也要尽
量简单”。至今，姐姐、姐夫提
起当年跟随身为领导的父亲到
市里办事，被两碗担担面打发
的经历，还都“耿耿于怀”，直说
父亲“抠门”。

所以，想请父母出去吃顿
饭，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他
们肯定会推三阻四地不出去，
估计比请领导吃饭都难！周末
回家前，我心里就盘算着该怎

么宣传、怎么行动了。
果不其然，父母一听说我

晚上要请他们出去吃饭，异口
同声地拒绝。父亲说：出去吃
啥，花那几十上百元，又吃不
好，纯粹是浪费！母亲说：我不
出去，我晚上熬点稀饭吃就行
了，要去你们自己去。

幸好我有防备，早已组建
起了“游说团”。我的侄子、外
甥一听说要到外面下馆子，那
可是拍手称快，不用我发动，就
自愿当起了“说客”。这边外甥
以理服人：舅舅写文章挣了稿
费，应该请外公外婆出去撮一

顿，是你们把舅舅培养出来的
嘛！那边侄子以情动人：奶奶，
你看天这么热，你在厨房里做
饭多累啊，叔叔姑姑会很心疼
的。父母对于家里的几个小孩
子，向来是有求必应的，终于勉
强答应出去吃。

我请父母家人吃的是单人
单锅的火锅，一来觉得有气氛、
二来觉得也不会让父母说我浪
费。点菜权自然不能给父母，
父亲刚落座时就定下了少荤多
素的原则，哪里还敢让他们点
菜。好在这时候，他说的话在
小孩子们的抗议面前，已经起
不到作用了。我趁势自作主张
点了满满一桌子菜，把几个小
孩子乐坏了，父母却微微皱了
眉头。不过看到孩子们的快乐
劲，父母也很快释怀了。

我偷偷结账后，父亲问我花
了少钱。我说没多少，100多元。
我当然说的只是个半数，否则，回
家后父母还不知道要唠叨多久
呢！那时我耳朵遭殃不说，下一
次请父母吃饭岂不更难了？

请父母
吃饭

马继远

朋友小马很喜欢购
物，只要一出门，必会
大包小包地买回家，是
典型的月光族，还喜欢
问我借钱，有时借了几
个月都不还，好在他一
般只借 100 元，有时还
给我没几天，他又说没
钱，又要借，我只好对
他说，干脆别还了，等
什么时候再也不用借钱
时再还。没想到小马一

直都不还我。
女儿出生后，不少

朋友都买来礼物祝贺，
要我摆上几桌好好庆祝
一翻。人家送了礼，不
请客都不行了，选好日
子后，我便电话通知了
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
友，虽然小马跟我关系
一般，认识他这么久，他
也没请过客，但我还是
打算邀请他，反正他也

不还我钱，诈他一个红
包再说。

电话接通后，小马
很吃惊，对我表示了祝
贺，然后说道：“你这
样摆酒席要花不少钱
吧，何必这么浪费呢，
我看干脆这样算了，我
就不去了，你还可以省
下一个人的饭钱，我不
还欠着你的钱没还吗，
正好可以抵消……”

饭
钱
抵
债

万家灯火

李
成
炎

儿子的头发
夏学庆

人生在世，请客吃饭免不
了的事。但有一天，我突然发
现：自己请人吃饭，请过领导、
朋友、客户……唯独没有请过
父母。这显然不是因为父母不
重要、不值得请，而是因为我对
父母习以为常的忽视。想到
这，我不禁有点惭愧，下定决心
要找机会请父母吃个饭。


